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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的付捷有四年多的划龙舟
经历，在这之前，她见到的龙舟多是
在陆地上像花车般巡游。2021年，
经由友人推荐，她第一次接触这项
运动：“我像个愣头青一样就去了，
都不知道划龙舟要这么费力，但穿
着队服，拿上浆，划龙舟的姿势一
摆，真的很酷！”

付捷也为龙舟运动里队员们的
高配合度着迷。龙舟运动极为讲究

队伍动作的整齐划一，“没有人会为
了展现自己厉害去脱离节奏，而是会
努力配合大家、带动新手。”付捷说
道，“而有些新手划到后面累了，可以
不出多大力气，但你回桨的频率得跟
整条船保持一致。”她有时边划边看，
即使队伍男女老少兼具，实力参差不
齐，但前后左右都会互相观察、互相
配合，极力做到同步，“目标感高度一
致，这让我非常震撼”。

在叙述过程中，付捷总说自己
在队里年纪较大，体力也不算好，属
于实力较弱的，为了跟上团队，她不
断地改进自己的动作。每一次参加
训练前，都会设立一个目标，今天就
专注纠正哪个问题，每一次去划龙
舟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我一直在变
好，划龙舟其实很累，但我就要去，
对我来说，这能让我突破自己，也是
我继续向前走的一种方式。”

刘育嘉的摄影之旅始于初二，他拿
着一台卡片机，拍遍了吉林的大街小
巷。由于痴迷建筑，刘育嘉选择就读于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建筑系，并于今年
夏天毕业。

大学三年级时，刘育嘉正式开始了
名为“城市记忆”的摄影旅行，他攒了一
万多元，带着一台相机便踏上旅程。由
于经费有限，刘育嘉一路省吃俭用，他
希望能走遍全国所有的城市，拍摄各地
的千禧年建筑，让更多人透过自己的镜
头发现身边的美好。

2023 年开始，刘育嘉在社交媒体
上系统性地发布他所拍摄的建筑照
片，如今已吸引了超过 10 万的关注
者。在评论区，常有网友分享自己所
拍的建筑，一同讨论。今年 23 岁的小
杜关注刘育嘉许久，他本人也是千禧
建筑的爱好者。“无论什么时代，什么
风格的建筑，都是城市发展历史的一

部分，它们值得被记录。”在小杜看
来，刘育嘉的作品填补了对于千禧年
前后城市变迁记录的空白，有其意义
所在。

来自江苏的小张同样痴迷于千禧
年建筑，她认为如今的许多城市建筑都
已经走向了“复制粘贴”的路线，变得千
篇一律，远不如千禧年时百花齐放，惹
人注目。她钦佩刘育嘉能有走遍全国
拍摄的勇气，“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付
出，是很幸福的事。”

如今，建筑摄影不但是刘育嘉的全
职事业，还承载着他的艺术梦想。刘育
嘉希望能出版一本关于千禧年建筑的
影集，办一场相关主题的摄影展。与此
同时，他还期盼能用手绘等摄影之外的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享受现
在的生活方式，无忧无虑，自在旅行，还
能为人们带来一些价值，这足够了。”刘
育嘉说。

龙舟之上，巾帼逐浪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Paddles up！”“Harder！”“Power till the end！”（“挥桨起来！”“再努力！”“鼓劲到最
后！”）随船鼓擂动，船桨激荡湖水，龙舟在水面劲速往前，每逢周末，广州国际龙舟队的队员
们都会在海珠湖上进行约两个半小时划龙舟训练。

近期，为备战6月 1日举行的2025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他们训练得更为认真。其
中，女子队伍格外令人注目，她们将龙舟奋力划离岸边，从稳速到加速，直至舟近湖心，还能
听到她们喊号子的声音。

广州国际龙舟队领队David介绍道，队中女子成员除来自中国外，还来自美国、俄罗斯、
新西兰、南非、爱尔兰等国家，他用三个词来定义这支队伍：“Power，positive，passion（力
量，积极，激情）！”

来自美国的队员Kymberle提到：“龙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部分，我爱上了它，然后
继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在划龙舟时）也展现了女孩的力量感。”

我们找到这支队伍里三个不同年龄段的队员，通过她们的故事，或许能对Kymberle所
说的“力量感”有一番了解。

划出“力量”人生

27 岁的徐可心受父亲带动开
始划龙舟，至今约有两年半的时
间。她喜欢这项“人多”的运动，这
成为她社交的一部分：“我一想到
今天可以见到大家，跟大家一起训
练，就会觉得很开心。”训练时，她
在龙舟头桨的位置，喊号子极为卖
力，歇息时，脸上总带着笑，不时跟
其他队员交流。

“龙舟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
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真的太棒了！”
此外，徐可心喜欢划龙舟的另外一
个原因，是她能够从中感到自己逐
渐变得更积极、更自信。“你看我的
肌肉！”她屈起手臂展示，“第一次
划龙舟前做准备运动，上来就要做
40 个波比跳，跳完感觉要了半条
命。但我看到别的队员都很轻松
从容，我当时想，我就要跟他们一

样厉害。”
在外行人看来，不停举桨划动，

反复俯身又仰，划龙舟的动作好似
单一枯燥，但实际上要划好并不容
易。据徐可心介绍，划龙舟并非单
纯用手劲发力，而是需蹬腿带动腰
臀，极为看重核心力量，在每一次训
练中都要关注动作的掌握情况，即
使已有长期训练的经历，划龙舟时
常为头桨，还参加过几次比赛，但她
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你会更关注自己，我的生活
重心已经慢慢改变了，不再想着我
要怎么漂漂亮亮的，而是变成怎么
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强壮。”一开始
划龙舟时，徐可心还留着很长的头
发，碰上炎夏，必得将自己裹得严
实，现在她把头发剪短，也不会觉
得被晒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

身上有了训练痕迹，我的肌肉会更
明显”。

临近端午，龙舟热潮再度来
袭，但许多划龙舟爱好者们的练习
是常年进行，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徐可心还曾在夜里训练过，当
时，她尝试站上船尾做舵手，控制
龙舟前进的方向。“我们划得很快，
还是短龙，急停时我没有稳住船，
左右一晃船翻了，大家就掉水里去
了。”徐可心提到，当时湖面黑漆漆
的，没有灯，她从水里冒出来，队友
中没有人抱怨，都在笑，“是用很快
乐的心情去对待划龙舟这件事，不
翻船就不算真正划过龙舟。”

划到一半遇上下雨，训练也照
常进行，这是徐可心觉得最为浪漫
的时刻：“我们继续划，周围一个人
都没有，湖上只有我们一条船。”

37 岁的陈悦（化名）划龙舟约
半年时间，她有健身的习惯，又喜
欢大自然，划龙舟能把体育运动和
体验大自然结合在一起，自然受她
青睐。

“我喜欢跟万物在一起。”陈悦
是北方人，来广州从事媒体工作
后，从友人处得知，广州国际龙舟
队完全开放给新人体验划龙舟，她
立即报名：“你上了船，划动了龙
舟，你会很难不爱上它。”

与徐可心一样，陈悦喜欢荡舟
湖中时的惬意。运动完身心愉悦，
人又恰在美丽的海珠湖：“有时我
看到一只很漂亮的不知名的鸟儿，
就在岸边的某一棵高树上，它好像
才是这片湿地的主人，在鸟瞰或审
视这片领地，看着我们训练，这个
场景就很美。”

除了增加与大自然的互动，在
划龙舟的过程中，陈悦也更为了解
自己，划龙舟的过程包含心肺训
练、协调肢体、核心肌肉群锻炼等，

“它其实有很多细节要点，每一次
尝试标准动作，就是在跟身体进行
一次对话，我会更了解我能做什么
样的动作，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陈悦还补充道，划龙舟的优点除
了能跟大自然有接触外，还可以跟队
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朋友，大家有
一个共同爱好，而这个爱好非常强调
团体协作的一致性，所以队员们时常
互相帮忙纠正动作，一起进步。

“龙舟能够链接每个人。”起
初，陈悦以为龙舟只有广州本地人
才划，就像每个村都有村队，后来
她发现，龙舟其实是一个全民都能
够参与的运动，“它非常包容，包容

本国人，也包容外国人，包容男性，
也包容女性。文化要传播得更远、
更久，就不可能只是被握在一小部
分人手里。”

近年来，过去以男子为主导的
传统龙舟赛场上，出现越来越多女
子队伍的飒爽英姿。女子队伍跟男
子队伍在耐力和爆发力上有不同的
表现，“同样三分钟内我们可能不
像男队能划那么远，但我们划桨的
节奏和时间上的配合不输于他们，
甚至有时更好。”陈悦提到，在平
时，队里训练也时常不分性别，男
女混合一起划，没有特殊对待。

陈悦认为，要把动作练标准、把
龙舟划好，需得下一番苦功夫，但
跟很多体育项目都有专业与非专业
之分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
划龙舟，只要举起桨就可以”。

“不翻船不算真正划过龙舟”

“每个人都可以划龙舟”

“划龙舟让我突破自己”

“00后”摄影师立志走遍全国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受访者提供

点开博主“铁合西街东”的社交平台主页，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造型各异，
装饰着蓝色、茶色或绿色玻璃的高楼。这些高楼大多建于2000年左右，是彼
时城市内的地标型建筑。

“铁合西街东”原名刘育嘉，今年23岁，他已走遍全国150多个城市，拍摄
了上万座建于1980-2010年代的各色建筑。在刘育嘉看来，那时的建筑造型
大胆、多变，常带有信号塔、飞碟式旋转餐厅等富有科幻感的元素，对应人们畅
想美好生活、憧憬未来世界的精神状态。

刘育嘉告诉记者，他的摄影作品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正对应
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他希望可以借助富有生命力的千禧建筑，将朝
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状态传递给当下社会中迷茫的年轻人们。

5月 25日下午，重庆菜园坝火车站
的标志性建筑华铁宾馆在爆破声中轰
然倒塌，至此，这座老火车站不复存于
山城，而是永远走入了人们的记忆中。

刘育嘉特意赶往重庆记录下这一
刻。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证高楼爆破
拆除，他有些激动，更多的则是感慨。
在他身旁，不少重庆本地人流下热泪，

“承载着几代人共同记忆的地标建筑，
瞬间化为一堆废墟，实在令人唏嘘。”

华铁宾馆建成于 1992 年，这座 25
层高的大楼右侧与候车厅相连，呈曲线
造型，墙体镶嵌着茶色玻璃，顶层则是
当时奢华的旋转餐厅。这些都是世纪
之交时流行的建筑风格，在今天看来，
已显得过时乃至落伍，而刘育嘉却为之
深深着迷。

今年 23 岁的刘育嘉已走过全国
150 多个城市，拍摄近万张建于 1980-
2010 年代的大楼照片。这些建筑有着
各异的几何造型，墙体覆盖蓝色、茶色
或绿色的玻璃幕墙，楼顶还有着圆柱
型、立方体型乃至飞碟型的结构，颇有
科幻色彩。

刘育嘉出生在吉林市的一个工人

家庭，他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刻，便是跟
随父亲前往市中心看那些高楼大厦，一
座座拔地生长的大楼，似乎也能将他送
至光明灿烂的未来。刘育嘉成长于千
禧年后，那正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年代，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2008 年北京奥
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老百姓的
日子越过越好，同时憧憬着一个更加美
好的未来。

在刘育嘉看来，这种社会情绪同样被
投射到了建筑上，那些充满未来感、科幻
感的大楼，那些直指天空的信号发射塔，
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随着
社会的进步，不断有更新更高的摩天大楼
出现，相比之下，千禧年时最豪华的大楼
也显得逊色，可如今都市中的一些年轻人
却更显迷茫、焦虑，不复当年的勃勃生气。

刘育嘉认为，千禧年的建筑上保有
一种“过去的未来感”，建筑本身或已老
旧，但其中承载的奋发向上、拼搏向前
的时代气息却依然如故。刘育嘉的摄
影保持统一的风格，他通过后期调色，
力求展现出这些建筑刚落成时的崭新
模样，“希望能借此将当时朝气蓬勃的
情绪传递给当下的年轻人们。”

今年 1 月，刘育嘉来到广州拍摄，
南国都市给来自东北的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越秀区环市路周边是广州最早
的 CBD（中央商务区），此处见证了改
革开放以来广州的发展历史。环市路
上遍布千禧年前后的高楼，刘育嘉看花
了眼，“拍都拍不过来”。

高楼大厦是广州发展的一面，而位
于天河区的石牌村，则是广州的另一
面。石牌村是广州的大型城中村之一，
这里是许多打工人来到广州的第一站，
十元一份的汤粉和猪脚饭，所有人都能
吃得起。刘育嘉认为，石牌村展现了广
州的包容和温情一面，而城市的发展正
应如此——在进步与发展的同时，惠及
所有的人群。

刘育嘉走遍了广东所有的地市，除
广州的建筑之外，位于深圳罗湖区的国
贸大厦同样令他难忘。国贸大厦始建
于 1984 年，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
成，成为“深圳速度”的代表。在刘育嘉
幼时，他已经了解到这座大楼的故事，

亲眼得见，回想时代风云变幻，更颇感
震撼。

当记者问及摄影创作的理念时，刘
育嘉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来作答。
这本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他
认为同样契合自己的创作主旨。刘育
嘉介绍，城市的发展与进步，总是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在记录千禧年前
后中国城市化的历史，也希望能以此表
现出城市中居民生活的改善。

刘育嘉反复提及，在上海世博会召
开期间，他总能看到风格相似的海报：
在一片大草坪上，人们在嬉戏游玩，蒲
公英随风飞上天空，草坪中有一条小
径，指向的是远处若隐若现的高楼。在
刘育嘉看来，这正是他理想中的城市生
活图景。

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地方，这幅画面
已经成为现实。刘育嘉以南宁为例感
叹道，这座城市主干道宽阔，高楼林立，
商业繁华的同时物价较低，堪称绿美宜
居，正是他心中适合生活的地方。

高楼背后，朝气蓬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让更多人透过镜头发现身边美好

徐可心

广
州
国
际
龙
舟
队
女
子
队
训
练
中

广州国际龙舟队领队 David

付捷

刘育嘉摄影作品

用镜头“打捞”
千禧年的城市记忆

在划龙舟的过程中，女队员们
都找到了自己“向前走”的方式。

徐可心自小练习游泳，因为种
种遭遇给她带来的负面情绪过重，
十二岁时她离开泳队，此后十多年
里非常讨厌运动，“看比赛都失眠、
做噩梦”。两年半前，她看到别人在
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关于运动的小漫
画，决定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于是逐
步尝试重新运动，划龙舟就是其中
一项。“我找回我自己，变得自信阳
光”，在结束完早晨的龙舟训练后，
徐可心往往兴致勃勃地奔向下一个
地点，她还同时在练习射箭、桨板、

剑道等体育项目。
在划了 300 米后，队伍在湖中

短暂歇息。陈悦这才有空欣赏两岸
的风景，船在水中漂着，她看了看两
岸的宜人风景、悠闲的游客，又看了
看湖上或游玩或进行其他运动的他
人，身体正在发热出汗，她听见心跳
加速的声音：“太美了，这像是大自
然给你的奖赏，一切都很值得。”

龙舟队的前几排桨手通常由经验
丰富、动作标准的成员担任，特别是头
桨桨手，任务尤为艰巨，落桨拉桨的动
作、节奏和频率都会影响后船桨手。

去年一次比赛，队里把付捷安

排在前排位置，并且三轮全上。“把
我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我真的非
常感动。那么宽的水面，那么多人
看，我其实很怕自己掉桨。比赛时什
么都顾不上了，埋头拼狠命划。”划至
终点，付捷在船上哭了。她曾想过放
弃，觉得自己进步太慢、划不好，队内
高手如云，她常往后排待去。

如今在训练中，付捷已成为头桨
桨手之一。她和队员们俯身，将桨插
入水中，奋力后划，桨面惊荡湖水，掀
翻水花朵朵。俯仰之间，随坚韧、蓬
发的生命力，“力量”扑面而来。

她们找到“向前走”的方式


